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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早期“南公”家族世系探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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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西周早期“南公”家族可分为“南宫”和“曾侯”两个系统.“南宫”系统历南宫适、南宫中、南宫盂

后,传至南宫乎、南宫柳等,世为公卿,留于宗周,供王调遣,服务周室;“曾侯”系统经南宫适、曾侯犺(南宫贶)、

曾侯谏后,传至曾侯伯、曾侯、曾侯、曾侯乙与曾侯丙等,世封南国,经略边疆、以蕃屏周,镇守一方.厘

清“南公”家族世系对解决曾国始封和“南公”家族与周王室的关系等西周早期历史问题大有裨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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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公”为“南宫公”之省,“南公”即“南宫适”[１][２]３３９[３Ｇ５],曾辅佐文武,伐商灭纣,为周初十大治乱

重臣之一,其事迹广见于«尚书»«论语»«逸周书»«国语»«墨子»«孔丛子»«史记»和«通志»等典籍.
但遗憾的是,整个西周时期,“南公”家族除南宫适本人外,其子嗣较少见诸史籍[６],这不仅为“南公”
家族世系研究带来不便,更造成学界长期以来对周初“南公”一族辅政靖邦、分蕃屏周的作用知之甚

少.近年来,随着叶家山、文峰塔等新出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的陆续公布,使得探讨这一问题成为可

能.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,勾稽“南公”家族关键人物及相关史事,尝试还原“南公”家族世系,以期

对西周早期南国分封、南土经营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.不当之处,敬请方家批评指正.

一、“南公”家族世系相关器铭辑录

器铭中含有“南公”“南宫”①的铜器,按时代和出土地可列表如下:
表１　“南公”家族相关铜器分类表

西周早期器 西周晚期器

湖北随州出土器 曾侯犺方簋 曾侯编钟

非湖北随州出土器 湖北孝感 安州六器

陕西 静方鼎、大盂鼎 南宫乎钟、南宫柳鼎

山西 甗

河南 柞伯簋

　　这些出土器铭可分为两类:一类有较明确的人物关系,包括曾侯犺方簋、大盂鼎、南宫乎钟,器
铭所记史事可为勾勒“南公”家族世系及其人物事迹提供直接线索;另一类如“安州六器”、静方鼎

① 黄凤春、胡刚二位先生连续发文讨论“南公”问题,证明曾国先祖“南公”就是“伯适”,“伯适”就是商末周初辅佐文王武王的重

臣“南宫适”.参见黄凤春、胡刚:«说西周金文中的“南公”———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»,«江汉考古»２０１４年第２期;黄凤

春、胡刚:«再说西周金文中的“南公”———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»,«江汉考古»２０１４年第５期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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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,所记人物、事迹可与其他器铭系联,为破解相关问题提供间接证据.
(一)曾侯犺方簋和曾侯编钟———“南公”和“曾侯犺”
曾侯犺方簋铭作:

　　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.①

曾侯方鼎铭作:

　　曾侯作父乙宝尊彝.
冯时先生指出该器时代应在康王时期,应是 M１１１墓主曾侯犺为其父所作器[７].二者结合可

知曾侯犺之父为“南公”,其庙号为“父乙”.
曾侯编钟 M１:１铭作:

　　惟王正月,吉日甲午.曾侯曰:伯适上帝,左右文武,达殷之命,抚定天下.王遣命南公,
营宅汭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.
“伯适”即周初重臣南宫适[３Ｇ５].由器铭可知,南宫适曾佐佑文武灭殷、安定天下,后奉王命营宅

汭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.
(二)“安州六器”———“南宫”“南宫贶”和“中”
中鼎二、三同铭,铭作:

　　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,王令中先省南国,贯行,设王居.在射虖真山,中呼归生风于

王,埶于宝彝.
“虎方”即徐夷群舒,又称“徐方”,位于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区[８].“射”即“谢”,地望在今南阳市

新野县境内.② 该铭文记载的信息包括王在南宫讨伐虎方之年,遣派中先行巡视南方,疏通道路,
设立王居.中在谢地派归生向王汇报,并将此事铸在宝器上[９]２８３.

中甗铭作:

　　王令中先省南国,贯行,设居在曾,史儿至,以王令曰:“余令汝使小大邦􀆺􀆺”中省自方邓

汎鄝邦,在噩师次.伯买父乃以厥人戍汉中州􀆺􀆺用作父乙宝彝.
铭文同样记载王令中先行巡视南国一事.中在曾地设居后,使臣儿带来王命,令其管理南方的

大小邦国.于是中视察了方、邓、汎、鄝等,在噩地驻扎,并让伯买父带领其部下去戍守汉中州.其

中“方、邓、汎、鄝”等大小邦,即南土诸国,均在今南襄盆地和随枣一带[１０].值得注意的是,“用作父

乙宝彝”表明作器者中的父亲庙号为“父乙”.
中鼎一铭作:

　　唯十又三月庚寅,王在寒次,王令大史贶土.王曰:“中,兹人入事,赐于武王作臣,今

贶畀汝土,作乃采.”中对王休令,􀆺􀆺父乙尊,唯臣尚中臣.
“”从衣从鬲,薛尚功释为“怀”,后唐兰隶作“”[１０][１１]９０.学界以往多将“土”看作名词,认

为是赏赐给中作采邑的土地③,值得商榷.“王令大史贶土”句中“大史”为职官名,按铭文人物称

谓多“官名＋私名”的常例,其后“贶”字当为私名.而“令”为动词,其用法为“甲令乙做某事”,如“王
令南宫伐反虎方”(中鼎)、“王令中先省南国”(中甗)、“余令汝使小大邦”(中甗)等,其中“伐反虎方”
“省南国”“使小大邦”均是“动词＋宾语”的语法结构,“土”也应如此.“畀”为帮助义.该器记载

的是十三月庚寅日王在寒地驻扎,派大史贶土,并对中说令贶帮助他土、作采邑.
中觯铭作:

①

②

③

为便于编辑,避免造字,本文所引铭文部分为破读后用字,下同.

今南阳市新野县棘阳东有谢国遗址,参见尹弘兵:«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»,«历史研究»２０１５年第１期.

李学勤、王长丰都认为其地即安州,今湖北孝感附近,中方鼎出土地应为受赐者宗庙所在.参见李学勤:«中方鼎与‹周易›»,

«文物研究»第６辑,合肥:黄山书社,１９９０年,第１９９页;王长丰:«西周“ ”土考———再释‹中作父乙方鼎›之“ ”土及其地望»,«江汉考

古»２００６年第２期;尹弘兵:«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»,«历史研究»２０１５年第１期.



　　王大省公族于庚,振旅,王赐中马自厉侯四南宫贶,王曰:“用先中设王休.”用作父乙宝

尊彝.
“庚”即唐,今南阳唐河县一带,“厉”今随州市东北百余里的殷店一带[１２][１３]１２Ｇ２６.“南宫贶”即中

鼎一的“大使贶”.该铭记载了王在唐地视察公族,并阅兵“振旅”.因为中“设王休”有功,特把来自

厉侯的马匹转赐给中和南宫贶,“设王休”即指中鼎二、三“设王居”和中甗“设居”一事.
(三)静方鼎———“静”和“中”
静方鼎铭作:

　　唯十月甲子,王在宗周,令师中眔静省南国相,设居,八月初吉庚申至,告于成周.月既望

丁丑,王在成周大室,令静曰:司汝釆,司在曾噩师􀆺􀆺静扬天子休,用作父丁宝尊彝.
该铭文记载十月甲子周王在宗周,令作器者“静”和“师中”巡视南国,设居;次年八月“静”返回

成周汇报工作,“既望丁丑”日王命其管理曾、噩两地军队.西周早期曾、噩均在今湖北随州市境

内[１４]１９Ｇ２７[１５]１９Ｇ９５[１６Ｇ１８].
(四)甗———“南宫”和“”:
甗铭作:

　　惟十又二月,王命南宫伐虎方之年.惟正月既死霸庚申,王在宗周,王□□使于繁,易贝

[五]□,[]扬对王[休],用乍□□□[彝],子子[孙孙][永]□□□􀆺􀆺
器铭虽残缺,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活动较清楚:在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正月既死霸庚申,王在

宗周令出使于繁,赐贝,故作此器以纪念之[１９]１４５Ｇ１４６[２０].①

(五)大盂鼎———“南公”和“盂”
大盂鼎铭作:

　　唯九月,王在宗周,令盂.王若曰:“盂,丕显文王,受天佑大令,在武王嗣文作邦,辟厥慝,
敷有四方,􀆺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,若文王令二三正􀆺􀆺”王曰:“而,令汝盂型乃嗣祖南

公.”王曰:“盂,迺绍夹死司戎,敏誎罚讼,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.􀆺􀆺赐乃祖南公旂􀆺􀆺赐女

汝邦司四伯,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􀆺􀆺迁自厥土.”􀆺􀆺盂用对王休,用作祖南

公宝鼎.唯王廿又三祀.
器铭纪年“唯王廿又三祀”,学界一般断为康王二十三年[４].记录了周王对作器者“盂”的一次

训令.表达自己要效法文武先王之德,期望“盂”能效仿其先祖“南公”,辅佐自己整治军队、肃清刑

法、治理四方,并做出具体安排.由器铭可知,“南公”为“盂”之祖,德高望重;“盂”有封地,深受周王

器重.
(六)南宫柳鼎和膳夫鼎———“南宫柳”和“南宫乎”
南宫柳鼎铭作:

　　唯五月初吉甲寅,王在康庙,武公佑南宫柳即位中廷,北向.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

􀆺􀆺司羲夷阳佃事􀆺􀆺用作朕烈考尊鼎,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.
该器为西周晚期夷王时器[２１],记载作器者南宫柳接受周王任命,管理六师牧和羲夷等处的田

赋,并得到赏赐等信息.“从形制、纹饰看,钟(引者按,即南宫乎钟)、鼎(引者按,即南宫柳鼎)都是

两周晚期物.南宫柳和乎,可能都是周武王的重臣南宫适的后代.乎的采邑有可能就在豹子沟一

带.”[２１]王国维、杨宽等先生认为“右”为引导的意思,“‘右’者是引导受命者的朝廷大臣,‘右’者和

受命者之间有着上下级的组织关系”[２２]２２[２３]９３[２４].这里南宫柳的身份是被佑者,其地位低于武公,
而在膳夫鼎里,“南公乎”的身份则为佑者.

膳夫鼎铭作:

① 孙庆伟先生指出:“从形制上看,此甗与陕西长安张家坡 M１８３出土的孟员甗(M１８３:３)非常接近,都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器

物.”参见孙庆伟:«从新出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»,«文物»２００７年第１期.



　　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,王在周,各图室,南宫乎入右膳夫山,入门,立中廷,北向􀆺􀆺子

子孙孙永宝用.
膳夫鼎为西周晚期器,“卅又七年”当指厉王三十七年[２５].“南宫乎”一名还见于南宫乎钟.
(七)南宫乎钟———“南公”“公中”和“南公乎”
南宫乎钟铭作:

　　司徒南宫乎作大林协钟,兹钟名曰“无斁”.
先且南公、亚且公中、必父之家.天子其万年眉寿,畯永保四方,配皇天.乎拜手稽首,敢

对扬天子丕显鲁休.用乍朕皇且南公、亚且公中.
该器为厉王时器[２６],器铭内容为祭祀,“之”义为到、往,“家”指家庙.“先祖南公、亚且公中、必

父之家”相当于“列祖列宗返归宗庙(用享)”.南宫乎身份为“司徒”,“南公”为其先祖,“公中”为其

亚祖,至于“必父”概为南宫乎先祖、亚祖以外其他先辈之总称.其中人物关系如下:先祖南公→亚

祖公中(南宫中)→必父(南宫􀆺􀆺)→南宫乎.
(八)柞伯簋———“南宫”
柞伯簋铭作:

　　唯八月辰在庚申,王大射在周,王令南宫率王多士􀆺􀆺王曰:小子、小臣敬有贤,获则取.
柞伯十称弓,无废矢.王则畀柞伯赤金十钣,遂赐柷虎,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.
该器为康王时器[２７].器铭记载“南宫”在宗周率领众士参加王亲自主持的大射礼,可见其地位

显赫,李学勤先生判断其身份可能是大司马[２８],其职位与中鼎“南宫伐反虎方”语相合,而南宫伐反

虎方时间亦在康王时期.故可判断中鼎、柞伯簋二器中的“南宫”是同一人.

二、“南公”家族人物关系钩沉

根据器铭内容,可以将这些反映“南公”家族信息的铜器分为两个系统:“曾侯”系统和“南宫”系
统.前者器铭只见“南公”和“曾侯”,而不见“南宫”,主要出自湖北随州;后者器铭只见“南公”和“南
宫”,而不见“曾侯”,主要是随州外出土器.

(一)两系同宗,均以“南公”为祖

“曾侯”系统的“曾侯犺”称其烈考为“南公”(曾侯犺簋),“曾侯”追溯其先祖功业也述及“南
公”(曾侯钟);“南宫”氏系统的“南宫乎”称其先祖为“南公”(南宫乎钟),“盂”称其祖为“南公”(大
盂鼎).“南宫”系统与“曾侯”系统同宗同祖,①均是被称作“南公”的周初重臣南宫适的子嗣.两系

统中的相关人物关系可表示如下:
表２　“南公”家族的两大系统相关人物关系表

人物关系 出处

南公
(南宫适)

“曾侯”
系统

烈考南公
(南宫适)

曾侯犺
(南宫犺)

􀆺􀆺 曾侯犺方簋

“南宫”
系统

祖南公
(南宫适)

?
(南宫?)

盂
(南宫盂)

􀆺􀆺 盂鼎

先祖南公
(南宫适)

亚祖公中
(南宫中)

必父
(南宫􀆺􀆺) 南宫乎 南宫乎钟

　　从人物关系来看,曾侯犺(南宫犺)与公中(南宫中)以及盂(南宫盂)的父亲为兄弟关系,其父均

是南公(南宫适).
(二)“中”即“南宫中”,与曾侯犺(南宫犺)为兄弟

① 此外,属于“南宫”系统的南宫乎钟与属于“曾侯”系统的曾侯乙编钟在声律上也具有相关性,也为两个系统同源提供旁证.参

见(德)罗泰(LotharvonFalkenhauen):«曾侯乙以前的中国古代乐论———从南宫乎钟的甬部铭文说起»,«考古»１９９２年第９期.



南宫乎钟器铭“公中”之“公”为称谓,“中”乃私名,其全名应是“南宫中”,与“安州六器”、静方鼎

的“中”应是一人.理由有三:
首先,宋代薛尚功«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»、清代朱希白«孝感县志»均指出“安州六器”皆“南

宫中所作.南宫其氏也,中其名也”[２９]９１[３０]４６６.
其次,李 学 勤、沈 长 云、黄 春 凤 和 胡 刚 等 学 者 指 出 安 州 诸 器 “作 器 者 就 是 静 方 鼎 的 师

中”[３１]３５１Ｇ３５５,“静方鼎的作器者曾与‘安州六器’的作者中以及召公、南宫氏等展开过对南土江汉地

区的经营”[３２].“有一点需要在这里提一下.南宫乎系南宫氏,其始祖称‘南公’,和大盂鼎的‘祖南

公’应该是同一人.‘南’揣系‘南宫’的省称,«论语»的南容,也是南宫氏.这样看来,宣王时的司徒

南仲,或许与厉王末司徒南宫乎是一家.”[２６]这其实也间接暗示了“中”与“南宫”同宗.
再次,庙号称谓可提供进一步佐证.“曾侯犺”称其“烈考”为“南公”,并称其庙号作“父乙”,而

“安州六器”中甗、中觯的作器者“中”也称其父庙号为“父乙”.
“曾侯犺”既然是“南公”(南宫适)之子,则“曾侯犺”之名自然为“南宫犺”.而“中”与“曾侯犺”

(南宫犺)既然同姓“南宫”,又其父庙号同为“父乙”,可见,“曾侯犺”与“中”二人同父.“中”即为“南
宫中”.

(三)“曾侯犺”(南宫犺)与“南宫贶”
黄凤春、胡刚二位先生曾根据大盂鼎器铭“南公”为西周重臣“南公适”,对曾侯犺称之为“考”的

“南公”进行身份判定,认为二者实为一人,而称“南公”为“考”的曾侯犺与称“南公”为“祖”的盂是同

系但不同辈的叔侄关系;根据叶家山西周墓地存续时间仅限于成、康、昭三世,从而推断曾侯谏与曾

侯犺极有可能为兄终弟及关系[４].不仅如此,“南宫中”也可能与他们同是兄弟.
在“安州六器”里,“南宫中”与“南宫”(即南宫适,南宫中之父),以及“南宫贶”一同出现.“南宫

贶”与“南宫中”同姓,且在“南宫伐反虎方之年”,王命令南宫贶辅助南宫中“土”“作采”.而“南宫

中”与“曾侯犺”(南宫犺)为兄弟关系,“贶”“犺”音相近,义相关.«说文􀅰犬部»“健犬也.本谓犬,
引伸谓人”.«广韵»曰:“‘猰犺不顺.’从犬,亢声.苦浪切”(段注本).“南宫贶”极有可能就是名为

“南宫犺”的“曾侯犺”.南宫贶与南宫中两兄弟一同在其父“南公”(南宫适)伐虎方之年,为王的到

来做准备,“贯行、设居”,并一同“土”“作采”,即曾侯钟铭里的“营宅汭土”.

三、西周早期“南公”家族大事系联

(一)“曾侯”系统的“君庇淮夷”与“南宫”系统的“省南国”
曾侯钟器主“曾侯”追溯其先祖“王遣令南公营宅汭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”,而“安州六

器”的作器者“南宫中”也有类似记载,“王令中先省南国”“设居”“使大小邦”,并让南宫贶为其“
土”“作采”.“汭土”即“土”;“君庇淮夷”就是“使大小邦”.曾国先祖“南公”经略南方事迹与“南
宫中”等人在南方的行迹如出一辙,①可对比如下:

南宫中 设居作采 土 使大小邦 省南国,在曾噩师次 安州六器

南公 营宅 汭土 君庇淮夷 临有江夏 曾侯钟

　　(二)“南宫伐虎方之年”的“省南国”
首先,“安州六器”皆“为南宫中所作”②.作器者以大事纪年(“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”),足

见对“南宫伐虎方”之重视.器铭内容涉及王“令南宫伐虎方”“令中先省南国、贯行、设居”,并“在寒

次”“在唐省公族,振旅”等,其活动轨迹可依次系联.
其次,前文所辑出土器甗有“王命南宫伐虎方之年”,中鼎亦有“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”,二

①

②

曾侯钟所追溯“南公”所指盖非一人,该问题较为复杂,囿于篇幅,将另文专论,此不赘述.

其中“父乙甗”(即中甗),宋代薛尚功«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»记载:“重和戊戌岁出于安陆之孝感县.耕地得之,自言于州,

州以献诸朝.凡方鼎三、圆鼎二、甗一,共六器,皆南宫中所作也.”



者均采用同一大事纪年,应是同一时间.而出使之“繁”即中甗器铭中的“汎”地,也恰好在中“省南

国、贯行、设居”,从南襄盆地进入汉东随州地区的必经之地.故此,两器相关内容亦可系联.
再次、李 学 勤、孙 庆 伟、沈 长 云 等 先 生 指 出 静 方 鼎 铭 的 “师 中”就 是 “安 州 六 器”里 的

“中”[２０][３１]３５１Ｇ３５５[３２],故其内容亦可互观.
综合观之,则“安州六器”和静方鼎、甗等器铭相关信息可根据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活动抽绎分解

为下表:
表３　“安州六器”和静方鼎、甗等器铭所见人物活动表

时间 人物 地点 活动 出土器

康王二
十二年

南宫伐虎方之年

BC９９９

王 令南宫伐虎方;令中先省南国

南宫 伐虎方

南宫中
先省南国,贯行,设王居

谢虖真山 在谢虖真山,呼归生风于王

中鼎二三

唯十月甲子

BC９９９

王 宗周 在宗周,令师中眔静省南国相,设居

南宫 省南国相,设居 静方鼎

静

唯十二月,南宫伐
虎方之年 BC９９９

王 命南宫伐虎方

南宫 伐虎方

康王二
十三年

正月既死霸庚申

BC９９８
王 宗周 赐贝[五]□ 甗

 繁 使于繁

王 命中使小大邦

史儿 曾 至,以王令曰:命中使小大邦

南宫中

先省南国,贯行

曾 设居在曾 中甗

方、邓等 省自方、邓、汎、鄝邦

噩 在噩师次

八月初吉庚申,
月既望丁丑BC９９８

王 成周大室

静 曾、噩 在曾、噩师次
静方鼎

唯十又三月庚寅

BC９９８

王 寒 在寒师次,令大使贶土

大使贶 土;中土,作采

南宫中 土,作采

中鼎一

王 唐 省公族在唐,振旅;赐马于中、南宫贶

南宫中 先中设王休

南宫贶

中觯

　　根据上表,“王”的活动轨迹可归纳为: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十月甲子日,王在宗周派遣师中

和静先行省南国、贯行、设居;次年正月,王在宗周令出使繁/汎地;八月,静返回宗周汇报省南国、
贯行、设居情况;当月既望丁丑日,王在宗周大室又派遣静前往管理曾、噩两地驻军;该年十三月庚

寅日,王来到寒地驻军,派遣大使贶土(为设邑做准备),并告诉师中派大使贶帮助他土作采.
后来王在唐地省视公族,阅兵振旅,并赏赐中、贶等人马匹,以表彰其设居之功.

“中”(南宫中)的活动轨迹可归纳为:在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十月甲子日,中在宗周受王命与

静先行省南国、贯行、设居.后中在谢虖真山派归生向王汇报.次年,中在曾地设居,王的使臣儿

(即)到来宣告王命,令其使小大邦.于是,中省视了方、邓、汎、鄝等邦,并在噩驻扎.十三月在寒

地,王告诉中,派大使贶助他土作采.王在唐省公族、阅兵时,中和贶得到王赏赐的马匹.
无论是从王的角度,还是从中的角度,整个事件脉络都合乎逻辑.另外,“安州六器”、静方鼎和

甗器铭的几个历日正朔“正月既死霸庚申”“十月甲子”“八月初吉庚申”“月既望丁丑”也可验证这

一系联的合理性.



学界以往对“安州六器”、静方鼎等历日铭文的排定系联颇有争议.唐兰认为“此当是昭王十六

年南征前事”[９]２８４.李学勤先生指出静方鼎所记八月之事,“当在中甗之后,中觯之前”,并根据铭文

正朔推定其时间为公元前９９９－９９８年,即昭王十七、十八年[３１]３５１Ｇ３５５.而孙庆伟先生则认为是昭王

十八、十九年[２０][３１]３５１Ｇ３５５.沈长云先生也同意该时间为公元前９９９－９９８年,但不同意将此事断在昭

王末 年,而 主 张 断 在 康 王 早 中 期[３２][３３].过 去 很 多 学 者 把 上 述 事 件 看 作 是 昭 王 南 征 一

事[３４]１５１[３５][３６]５３,现在看来是不成立的.刘礼堂、沈长云等先生已提出诸多证据证明王省南方与昭王

南征伐楚不是一回事[３２][３７],尹弘兵先生也认为即使是征伐,其对象也是“虎方”,是对于汉水流域的

众多部族的称谓,而非楚国,因此与伐荆楚是两个不同的事件,应分开讨论[１０].因此,将反映王省

南国一事的上述器铭与反映昭王南征伐楚的文献(«竹书纪年»«吕氏春秋»等)和铜器(旂尊、遣尊、
过伯簋、史墙盘等)放在一起系联,并不可信.

基于以上考虑,本文仅从“安州六器”、静方鼎和甗本身出发,进行保守系联.查张培瑜先生

编«中国先秦史历表»,与上述器铭正朔历日都吻合的时间为公元前９９８年.公元前９９８年八月初

吉辛酉０９h３４m 朔前为庚申,距离丁丑十八天,恰为既望.正月甲午００h５０m 朔,距离庚申二十七天,
恰为既死霸;向前推上一年公元前９９９年的十月朔日０９h１１m 前恰为甲子.历日正朔可以验证“安
州六器”、静方鼎和甗器铭所记为同一件事.时、地、人、事均契如合符,充分说明上表系联的器铭顺

序应是正确的.

四、西周早期“南公”家族世系

(一)“南公”家族两大世系的系联

笔者曾撰文系联过曾国自周初至战国早期数百年的编年世系,[３８]结合本文前述对“南公”(南
宫适)与“曾侯犺”(南宫犺)、“南宫中”、“南宫盂”关系的判断,可进一步关联“南公”家族中“曾侯”和
“南宫”两个系统的世系:

表４　“南公”家族两大系统世系表

西周

早期 中期 晚期

东周

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 春秋晚期 战国早期

南公
(伯
适、
南宫
适)

曾侯谏

M２８或 M６５墓主
曾侯犺(南宫贶)

曾侯
郭家庙 M２１墓主

苏家垅墓主

曾侯宝
曾穆侯
曾侯昃

曾侯
曾侯

曾侯乙
曾侯丙

公中
(南宫中)

必父
(南宫􀆺􀆺)

?
(南宫?)

盂
(南宫盂)

南宫乎
南宫柳

南公有司

　　显然,“南公”家族中的“曾侯”系统是明确得到封国的一个支系,而“南宫”系统却未见封国迹

象.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需要解决:一是曾国始封的时间问题,二是“南公”家族的分化问题.
(二)“曾侯”系统的曾国始封问题

曾国始封不见于史籍,曾国何时封国取决于周王室何时分封.«左传􀅰昭公二十六年»:“昔武

王克殷,成王靖四方,康王息民,并建母弟以蕃屏周.”根据顾颉刚等先生考证,整个成王时期西周王

朝的精力在于平定武庚、三监和东夷的叛乱[８][３９Ｇ４２].我们推测“南公”家族“曾侯”一系的受封时间

应该在康王时期,即前文所述“王令南宫伐反虎方”和“(南宫)中省南国、设居”,南宫贶“土”“作
采”之际,而此前西周王朝尚无暇顾及汉淮之间南国疆域的治理.这一假设可在出土铜器铭文上得

到验证.
在目前所见出土器铭中,“南国”一词的最早记录见于前文与“南宫”有关的中甗、中鼎和静方鼎

器铭,其时间均在康王时期;而“东国”一词则可见于保卣、班簋等成王初期器铭中.此外,西周早期



器铭中也不见“淮夷”的记录,直到西周中期“淮夷”“南夷”“南淮夷”等词才出现①;而“东夷”一词则

频繁见于西周早期铜器,如保员簋、旅鼎等.正如许倬云先生引史墙盘所言“东方的叛乱底定了,姬
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,􀆺􀆺而康王时期则厘定了各处的疆

土”[４３]１４２[４４].而把曾国始封时间定在康王时期,也符合«左传»康王“以蕃屏周”的记录.
(三)“南公”家族的分化及其与周王室的关系

西周康王时期“王令南宫伐反虎方”,同时令其二子“南宫中”“南宫犺”(即“南宫贶”)为其先行

“省南国”“设居”,并赏赐他们在南国“土”“作采”,因此,“曾侯”系之曾国极有可能就始封于康王

的这次南巡(省南国).“南宫中”“南宫犺”兄弟二人在南国的一系列活动与曾侯所说的“营宅汭

土,君庇淮夷,临有江夏”完全吻合.«礼记􀅰祭法»:“天下有王,分地建国,置都立邑.”郑玄注:“建
国,封诸侯也;置都立邑为卿大夫之采地及赐士有功者之地.”而封建诸侯的目的在于“屏蕃周室”,
而赐采邑的目的则是给卿大夫以“邦家之基”.«诗经􀅰小雅􀅰南山有台»“南山有台,北山有莱.乐

只君子,邦家之基”是说封给了君子从南山到北山的大片采邑,以作为“邦家之基”[４５]６.可见,在南

宫伐虎方之年,王令南宫贶“土”“作采”是为了使他们有“邦家之基”,并为后来的“置都建国”做准

备,其目的自然是为了“屏蕃周室”.“曾侯”系统的“南公”家族自康王时期被封于南国随州一带,直
至战国为楚所灭,历代为侯,绵延数百年,无需赘述.

而“南宫”系统也因其先祖“南宫适”在辅佐文武覆灭殷商、安定周室、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功勋卓

著而受到西周王室器重,令其子嗣在朝为官、为周室服务.如前文所述,康王时期的柞伯簋、盂鼎,
以及夷王时期的南宫柳鼎、厉王时的膳夫鼎,均可见“南宫”本人及其“南宫”系统的子嗣在宗周为官

的情况:
表５　“南公”家族宗周为官情况表

南宫 南宫中 南宫盂 南宫柳 南宫乎

王大 射 在 周 令 南 宫
率王多士(柞伯簋);
在宗周王令伐虎方
(中鼎二、三)

在 宗 周 王 令
师 中 眔 静 省
南国
(静方鼎)

王 在 宗 周 令 盂.王 曰:
“􀆺􀆺司戎、敏誎罚讼、夙
夕召我一人烝四方”
(盂鼎)

王在 康 庙,武 公 佑 南 宫
柳,命柳“司六师牧􀆺􀆺,
司夷阳佃事”
(南宫柳鼎)

王 在 周,各 图
室,南宫乎入右
膳夫山
(膳夫鼎)

宗周 宗周 宗周 康庙(宗周) 宗周

　　综上所述,周初“南公”家族世系实际上可一分为二:一系留守宗周,供王随时调遣、为王征战,
经南宫适传至南宫中(盂的父辈)、南宫盂等,再传至西周晚期的南宫柳、南宫乎等世为公卿服务周

室;另一系封于南国,为王经略南土、巩固边防,历经西周的曾侯犺(南宫贶)、曾侯谏、曾侯伯,传
至东周曾侯宝、曾侯穆、曾侯昃、曾侯、曾侯、曾侯乙与曾侯丙等封侯曾国镇守一方,直至最后为

楚所灭.曾国始封时间大致在康王“省南国”之际.
本文写作中得到沈长云先生的指点,敬致谢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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